
政
治
化
下
的
香
港
經
常
出
現
不
同
議
題
，
當

然
會
有
不
同
群
體
支
持
不
同
的
觀
點
，
立
場
不

同
，
價
值
觀
不
同
，
肯
定
不
會
一
致
認
同
某
些

團
體
的
觀
點
，
但
一
些
十
幾
人
的
組
織
或
某
批

反
對
派
議
員
每
次
鬧
政
府
、
鬧
官
員
都
是
最
愛

講﹁
我
們
香
港
人﹂
點
點
點⋯

⋯

現
在﹁
香
港
人﹂

如
何
不
滿
意
內
地
，
正
如
今
日
有
小
部
分
人
恐
懼
十

年
後
會
如
何
慘
，
編
劇
導
演
就
說
該
片
是
代
表﹁
香

港
人﹂
的
恐
懼
。
喂
喂
，
請
問
那
些
喜
歡
正
面
思
考

問
題
的
理
性
一
群
何
時
授
權
你
們
幾
個
人
代
表
他
們

講
話
？
你
們
只
可
以
講﹁
有
些
香
港
人﹂
害
怕
，
不

是
所
有
人
，
別
屈
那
些
不
同
立
場
觀
點
的
人
，
他
們

沒
有
講
過
害
怕
！
或
者
就
等
十
年
後
與
那
些
編
劇
計

數
，
看
他
們
的
畫
面
是
否
出
現
於
現
實
。
一
如
九
七

回
歸
前
有
批
人
恐
懼
財
富
被﹁
共
產﹂
，
急
急
搞
投

資
移
民
外
國
，
結
果
他
們
真
的
被﹁
共
產﹂
了
，
投

資
移
民
花
的
那
筆
錢
大
都
被
外
國﹁
共
產﹂
了
，
不

少
人
唯
有
回
流
賺
錢
補
貼
。

奇
怪
的
是
這
些
人
常
見﹁
監
人
賴
厚﹂
，
一
廂
情
願
去
代
表

別
人
，
明
知
只
得
十
來
廿
人
出
來
講﹁
香
港
人﹂
如
何
，
記
者

怎
能
不
質
疑
他
們
的
代
表
性
？
媒
體
又
照
樣
跟
隨
他
們
的
口
吻

﹁
香
港
人﹂
報
出
來
，
結
果
弄
到
外
國
媒
體
跟
隨
，
全
世
界
以

為
全
香
港
人
都
一
樣
想
法
，
一
樣
做
法
，
如
果
不
是
這
些
渲

染
、
以
偏
概
全
的
報
道
，
香
港
的
形
象
怎
會
差
到
如
此
，
嚇
跑

遊
客
和
投
資
人
，
傳
媒
有
教
育
社
會
的
作
用
，
但
現
時
傳
媒
以

小
報
形
式
報
道
新
聞
，
突
出
擴
大
、
重
複
負
面
新
聞
，
正
面
聲

音
出
不
來
，
現
在
社
會
如
此
撕
裂
，
部
分
傳
媒
是
幫
兇
。

現
在
香
港
經
濟
下
滑
，
與
旅
遊
相
關
的
零
售
、
酒
店
業
令
人

擔
憂
，
剛
發
生
傳
媒
裁
員
潮
，
又
到
約
有
五
千
名
員
工
的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要
裁
員
近
百
人
，
以
後
勤
及
中
高
層
人
員
為
主
，

反
映
了
什
麼
？
肯
定
是
環
境
惡
劣
，
恐
怕
其
他
企
業
陸
續
出
現

裁
員
，
要
爆
發
失
業
潮
了
，
苦
日
子
來
臨
。

年
輕
一
代
港
人
未
試
過
搵
食
艱
難
，
那
就
讓
他
們
試
試
自

救
，
試
下
承
受
自
斷
後
盾
的
惡
果
，
才
知
道
自
己
的
天
真
無

知
。
不
過
要
全
個
社
會
一
齊
承
受
，
常
被
人
代
表
的
那
群
香
港

人
最
無
辜
，
要
承
受
社
會
的
不
安
氣
氛
，
然
而
理
性
的
一
批
人

都
會
知
所
進
退
，
會
積
榖
防
饑
，
不
會
是
最
慘
的
一
群
。

那
些
揚
言
香
港
事
香
港
人
自
理
的
人
，
請
你
們
出
來
幫
手
，

每
人
多
去
幾
次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玩
，
增
加
收
入
就
可
以
不
用

裁
員
了
，
開
幕
十
周
年
，
只
有
近
三
年
開
始
有
盈
利
，
這
難
道

與
開
放
內
地
遊
無
關
係
嗎
？
好
日
子
還
未
過
太
長
，
就
搞﹁
佔

中﹂
，
反
開
放
太
多
自
由
行
，
如
今
少
了
內
地
人
來
了
，
去
年

錄
得
一
億
四
千
八
百
萬
元
虧
蝕
。
該
是
香
港
人﹁
自
救﹂
的
時

候
了
，
反
正
許
多
香
港
人
自
己
都
未
去
過
迪
士
尼
樂
園
玩
，
如

今
就
入
去
支
持
一
下
，
別
將
金
錢
花
在﹁
搞
事﹂
上
，
花
在
輕

鬆
玩
樂
上
吧
。

講
完
鬥
氣
話
，
都
想
講
下
正
經
話
，
全
球
最
賺
錢
的
迪
士
尼

樂
園
是
日
本
東
京
迪
士
尼
樂
園
，
為
什
麼
？
因
為
除
了
外
地
遊

客
外
，
日
本
人
自
己
也
很
多
人
去
，
不
似
香
港
，
未
來
可
能
是

上
海
最
賺
錢
，
因
為
人
多
。
其
實
任
何
地
方
的
旅
遊
景
點
想
長

旺
長
有
，
都
不
可
缺
少
本
地
人
支
持
，
台
灣
每
個
城
市
的
夜
市

那
麼
旺
就
是
當
地
人
都
愛
去
，
光
靠
遊
客
不
長
久
。
迪
士
尼
樂

園
除
了
海
外
推
廣
外
，
看
來
應
想
辦
法
給
優
惠
本
地
人
，
吸
引

港
人
自
己
入
場
。
澳
門
的
酒
店
生
意
不
好
，
都
會
給
優
惠
澳
門

人
，
鼓
勵
入
住
，
還
有
夏
天
到
，
為
客
人
提
供
多
些
遮
蔭
地
方

吧
，
否
則
更
沒
人
去
。

香港人常被人代表

日
前
，
到
香
港
大
學
出
席
一
個
學
生
活
動
當
演
講
嘉

賓
，
話
題
與
金
庸
小
說
有
關
。
類
似
活
動
，
令
人
想
起

粵
劇
名
家
唐
滌
生
在
其
改
編
的
名
劇
︽
紫
釵
記
︾
中
，

那
老
儒
生
崔
允
明
的
一
句
唸
白
：﹁
絳
台
燈
飾
，
年
年

如
是
。﹂
因
為
形
式
所
限
，
這
類
講
座
都
難
免
浮
光
掠

影
，
不
過
難
得
有
大
學
生
還
對
金
庸
小
說
有
興
趣
，
總
要
支

持
一
下
。

開
場
前
出
了
點
錯
漏
，
即
使
在
學
生
活
動
也
算
嚴
重
。
我

到
了
圖
書
館
前
的
中
山
廣
場
，
一
點
兒
動
靜
也
看
不
見
，
於

是
進
圖
書
館
找
個
座
位
整
理
一
下
講
話
的
撮
要
，
約
在
開
始

前
十
五
分
鐘
回
到
中
山
廣
場
，
仍
是﹁
水
盡
鵝
飛﹂
，
便
致

電
負
責
同
學
問
個
究
竟
。
我
是
香
港
大
學
校
友
，
雖
然
離
校

多
年
，
因
為
經
常
到
圖
書
館
找
資
料
，
還
算﹁
識
途﹂
，
便

不
需
同
學
帶
領
。
事
緣
當
日
天
不
作
美
，
恐
有
下
雨
風
險
。

為
免
大
家
都
變
了﹁
落
湯
雞﹂
，
同
學
臨
時
改
到
另
一
處

﹁
有
瓦
遮
頭﹂
的
地
方
。
問
題
來
了
，
怎
樣
通
知
各
相
關
人

等
？到

了
新
的
場
地
，
立
即
告
訴
同
學
要
在
原
地
貼
個
告
示
，

通
知
改
了
地
點
。
此
事
與
筆
者
有﹁
切
身
關
係﹂
，
因
為
剛

認
識
一
位
小
女
孩
，
她
定
了
個
研
究
金
庸
小
說
的
論
文
題

目
，
找
我
談
過
。
於
是
通
知
她
也
來
聽
講
，
順
道
讓
她
也
跟

楊
興
安
、
陳
鎮
輝
兩
位
請
教
。
先
前
用
智
能
電
話
傳
了
這
次
活
動
的
宣

傳
海
報
給
她
，
因
為
她
沒
有
印
名
片
，
所
以
只
有
她
知
道
我
的
電
話
號

碼
，
想
通
知
她
也
不
成
，
只
能
等
她
撲
了
空
之
後
，
來
電
問
路
。
到
了

要
開
始
講
座
時
，
小
女
孩
終
於
趕
到
，
此
時
用
手
機
查
看
電
郵
，
看
到

先
前
同
學
通
知
更
改
了
場
地
。

為
了
此
事
，
不
得
不﹁
教
訓﹂
一
下
同
學
。
順
便
談
一
談
多
年
前
的

﹁
慘
痛﹂
經
歷
。
那
年
也
是
一
個
香
港
大
學
學
生
會
屬
下
的
學
會
找

我
，
擔
任
他
們
一
次
徵
文
比
賽
唯
一
的
評
判
，
主
題
仍
是
金
庸
小
說
。

因
為
年
代﹁
湮
遠﹂
，
記
不
起
是
不
是
同
名
的
學
會
。
當
然
，
即
使
相

同
，
大
學
生
三
年
一
世
代
︵
那
時
三
年
制
︶
，
十
年
八
載
下
來
，
同
一

個﹁
學
會﹂
亦
必
無
甚
傳
承
關
係
。

我
繼
續
講
故
事
，
那
個
年
頭
，
香
港
大
學
的
名
譽
不
似
近
數
年
這
樣

忽
然
低
落
。
我
建
議
同
學
找﹁
小
查
詩
人﹂
金
庸
，
請
他
送
出
親
筆
簽

名
的
小
說
作
為
得
獎
作
品
，
然
後
當
然
放
手
不
理
。
後
來
同
學
說
反
應

不
甚
熱
烈
，
比
賽
要
延
後
截
止
日
期
。
最
後
送
來
參
賽
作
品
，﹁
小
貓

三
四
隻﹂
，
水
準
也
一
般
，
連
不
應
得
獎
的
也
無
可
奈
何
給
個
名
次
。

此
事
甚
為
影
響
香
港
大
學
的
校
譽
，
因
為﹁
小
查
詩
人﹂
很
重
視
這

個
活
動
，
還
要
主
辦
單
位
將
得
獎
作
品
送
給
他
留
個
記
錄
。

潘
某
人
這
回
可
上
了
大
當
！
於
是
問
同
學
怎
麼
反
應
如
此
冷
淡
？
答

案
是
努
力﹁
拉
夫﹂
也
不
成
。
便
追
問
你
們
學
會
的
負
責
人
對
金
庸
小

說
有
興
趣
才
辦
這
個
活
動
，
應
該
人
人
響
應
，﹁
充
撐
場
面﹂
呀
！
答

案
是
學
會
幹
事
為
了﹁
避
嫌﹂
都
不
參
加
！

潘
老
人
家
跺
腳
嘆
道
：﹁
怎
不
早
跟
我
說
一
聲
？﹂

這
事
有
什
麼﹁
嫌﹂
可
避
？
我
是
唯
一
的
評
判
，
跟
每
個
學
會
幹
事

都
無
交
情
，
難
道
我
還
會﹁
作
弊﹂
嗎
？

當
年
的﹁
小
查
詩
人﹂
看
到
全
部﹁
得
獎
作
品﹂
，
會
有
何
感
想
？

丟
臉
呀
！

每
一
間
學
校
的
任
何
一
個
學
生
，
不
論
在
校
內
校
外
的
一
言
一
行
，

都
有
可
能
影
響
校
譽
，
辦
課
外
活
動
豈
可
以
有
一
絲
一
毫
的
輕
忽
？

學生言行影響校譽

在
日
本
鮮
為
人
知
的
問
題
中
，
有
一
個
是﹁
問
題
老

人﹂
多
。

︽
東
洋
經
濟
周
刊
︾
近
日
報
道
說
，﹁
擁
有
豐
富
知

識
和
經
驗
的
老
年
人
，
本
應
是
一
個
值
得
尊
敬
的
群

體
。
然
而
，
近
年
來
，﹃
問
題
老
人﹄
卻
似
乎
愈
來
愈

多
。
他
們
有
的
突
然
暴
怒
，
有
的
暴
力
相
向
，
還
有
的
提
出

不
合
理
要
求
。
隨
着
老
齡
化
的
推
進
，
事
態
已
經
到
了
不
容

忽
視
的
程
度
。﹂
那
麼
，
當
今
日
本
的﹁
老
齡
化﹂
究
竟
已

經
到
了
一
個
怎
樣
的
程
度
了
呢
？

該
文
稱
，﹁
現
在
的
日
本
人
口
中
，
每
四
人
就
有
一
人
是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的
老
年
人
。
有
人
推
測
到
二
零
六
零
年
，
即

還
有
四
十
年
左
右
，
每
二
點
五
個
日
本
人
中
就
有
一
個
是
老

年
人
。﹂

兩
個
半
人
裡
就
有
一
個
阿
公
或
阿
婆
，
腦
補
一
下
這
個
場

景
也
是
醉
了
。
而
更
讓
人
擔
憂
的
是
，
這
個
老
齡
化
問
題
並

非
日
本
獨
有
，
而
是
各
發
達
經
濟
體
甚
至
全
人
類
所
共
有
，

承
如
上
文
也
曾
說
到
：﹁
高
齡
期
會
接
連
體
會
到
喪
失
感
，

包
括
退
休
、
肉
體
衰
老
、
配
偶
死
亡
…
…
這
些
事
物
帶
來
的

喪
失
感
可
能
會
給
老
年
人
帶
來
攻
擊
性
。
從
心
理
學
上
講
，

喪
失
感
和
攻
擊
性
存
在
密
切
的
關
係
，
就
好
像
硬
幣
的
正
反

面
。﹂

如
果
只
是﹁
無
心﹂
︱
即
自
然
的
心
理
反
應
倒
也
罷
了
，
可
如
今

這
個
銀
髮
問
題
除
了
無
心
外
，
還
加
上
了﹁
有
意﹂
。

據
英
國
︽
金
融
時
報
︾
網
站
報
道
，﹁
日
本
的
監
獄
系
統
正
被
推
向

一
場
預
算
危
機
，
而
主
要
推
手
是
…
…
一
類
新
罪
犯
的
出
現

︱
退
休

的
慣
犯
。
學
者
稱
，
這
些
頭
髮
花
白
的
罪
犯
正
迫
不
及
待
地
想
入
獄
服

刑
。
犯
罪
數
據
顯
示
，
約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的
商
店
行
竊
案
是
由
六
十
歲

以
上
人
群
所
為
。
在
此
年
齡
組
中
，
百
分
之
四
十
的
累
犯
曾
至
少
六
次

犯
下
同
樣
的
罪
行
。
從
一
九
九
一
年
到
二
零
一
三
年
，
因
六
次
同
樣
罪

行
而
被
叛
入
獄
的
老
年
罪
犯
人
數
增
長
了
百
分
之
四
百
六
十
。﹂

百
分
之
四
百
六
十
，
真
是
個
讓
人
驚
歎
的
荒
誕
數
字
，
而
導
致
這
種

荒
誕
的
原
因
，
正
是﹁
監
獄
可
以
提
供
免
費
食
宿
和
醫
療
保

障
。﹂
︱
要
知
道
，﹁
即
使
只
是
粗
茶
淡
飯
和
極
其
便
宜
的
住
房
，

一
個
只
有
一
點
點
積
蓄
的
日
本
退
休
者
的
生
活
成
本
仍
然
要
比
每
年
微

薄
的
七
十
八
萬
日
圓
國
家
基
本
養
老
金
高
四
分
之
一
。﹂

與
其
自
由
地
挨
餓
，
不
如
用
自
由
換
溫
飽
，
這
無
關
氣
節
，
這
只
有

關
活
着
。
而
要
不
讓
公
民
老
有
所
養
，
要
不
就
請
準
備
好
賊
有
所
養
，

總
之
推
是
推
不
掉
的
，
誰
讓
你
是
國
家
呢
？

監獄養老院

我
自
小
就
喜
歡
熱
鬧
。
出
道
以

來
，
從
事
接
觸
青
少
年
為
主
的
教
育

事
業
，
更
與
他
們
經
常
往
來
，
保
持

永
遠
年
輕
的
心
態
。
但
近
年
年
老
力

衰
，
記
憶
力
衰
退
，
許
多
非
常
熟
悉

的
學
生
，
竟
叫
不
出
他
們
的
名
字
。
行
動

緩
慢
，
也
不
能
談
笑
風
生
。
別
說
青
年

人
，
就
是
我
的
六
歲
小
孫
子
，
也
不
願
再

和
爺
爺
談
笑
，
而
是
自
顧
自
地
玩
他
的
平

板
電
腦
了
。

最
近
學
校
退
休
教
職
員
的
高
齡
會
的
一

次
行
山
活
動
，
因
天
雨
路
滑
，
好
幾
位
同

行
者
跌
倒
。
一
位
六
十
多
歲
的
成
員
只
是

擦
傷
皮
膚
，
另
一
位
七
十
多
歲
的
同
行
則
跌
斷
小
腿

骨
，
至
今
仍
在
醫
院
治
療
中
。
我
想
，
如
果
是
我
這

個
九
十
歲
的
老
人
跌
倒
，
也
許
就
此
完
蛋
了
。

想
當
年
，
年
富
力
壯
，
不
僅
工
作
在
本
位
上
，
還
參

加
許
多
社
會
活
動
，
擔
任
若
干
公
職
。
假
期
則
遨
遊

五
湖
四
海
，
走
遍
五
大
洲
近
七
十
個
國
家
。
美
洲
去
過

四
次
，
還
有
一
次
是
走
遍
北
美
五
十
天
的
自
由
行
。

歐
洲
去
過
九
次
，
跑
遍
東
南
西
北
歐
。
就
是
早
前
幾

年
，
仍
能
在
內
地
和
亞
洲
地
區
近
鄰
國
家
到
處
跑
。

總
之
，
還
有
點
力
氣
，
就
不
願
假
期
呆
在
家
裡
。

回
首
往
事
，
歷
歷
在
目
。
翻
看
歷
年
遨
遊
四
海
的

遊
記
，
不
禁
感
慨
繫
之
。

老
伴
去
世
，
兒
女
各
有
各
的
家
庭
生
活
。
有
時
孤

家
寡
人
，
一
個
人
坐
在
家
裡
看
報
看
電
視
，
一
種
淒

愴
感
油
然
而
生
。

我
絕
對
不
願
去
住
老
人
院
，
因
為
老
人
院
是
標
明

﹁
老
人﹂
的
居
所
。
人
老
不
願
服
老
，
才
會
把
生
命

延
續
下
去
，
而
且
整
天
在
老
人
的
氣
氛
中
生
活
，
不

促
進
衰
老
才
怪
。

我
有
幾
位
早
年
共
事
的
同
事
，
都
已
住
進
老
人
院

或
老
人
病
院
，
他
們
也
只
是
比
我
大
一
兩
歲
。
我
現

在
已
經
沒
有
能
力
去
探
望
他
們
，
只
能
遙
祝
他
們
健

康
長
壽
。

但
看
一
位
比
我
年
長
五
歲
的
原
副
校
長
，
仍
然
十

分
健
壯
。
她
可
以
乘
公
車
前
來
參
加
我
們
的
每
周
聚

會
，
也
可
以
到
會
所
與
我
們
打
牌
耍
樂
。
而
且
她
還

曾
跌
倒
幾
次
，
但
仍
然
堅
強
地
站
起
來
。
我
要
以
她

為
榜
樣
，
克
服
心
理
障
礙
，
堅
持
再
堅
持
。

老人感言

二
零
零
八
年
著
名
金
牌
喜
劇
導
演
李
力
持
︵
大
力
︶
請
我
到
他
設
在
元

朗
屏
山
的
教
育
實
驗
片
場
參
觀
，
見
到
一
處
處
不
同
場
景
，
如
超
市
、
課

室
、
警
署
、
茶
餐
廳
等
，
是
為
了
燃
點
年
輕
人
的
電
影
夢
。
可
惜
，
未
幾

地
產
商
發
展
住
宅
，
計
劃
現
已
轉
至
馬
鞍
山
仁
濟
醫
院
董
之
英
紀
念
中

學
，
由
三
間
課
室
搭
建
而
成
。
大
力
是
校
董
，
在
此
繼
續
實
現
他
的
小
邵

逸
夫
和
迷
你
迪
士
尼
夢
。

由
初
出
道
沒
有
自
信
的
預
科
學
生
，
從
一
位
貨
倉
管
理
員
到
金
牌
大
導
演
，

再
變
成
電
台
︽
開
心
日
報
︾
節
目
主
播
、
肇
慶
市
政
協
委
員
、
內
地
大
學
導
演

班
講
師
，
拍
攝
勵
志
校
園
電
影
︽
四
季
人
生
︾
、
︽
回
到
起
步
時
︾
，
他
的
路

真
多
姿
多
彩
。

﹁
中
學
迷
上
看
二
輪
電
影
，
中
五
那
年
史
提
夫
麥
昆
、
德
斯
汀
荷
夫
曼
的

︽
巴
比
倫
︾
把
我
攝
住
了
，
電
影
講
述
主
角
不
斷
逃
獄
，
導
演
手
法
、
演
員
演

技
緊
緊
捉
着
我
的
情
緒
，
自
覺
幸
運
不
是
犯
人
，
我
又
可
以
怎
樣
運
用
自
己
的

自
由
？
在
學
校
周
記
寫
上
了
要
當
導
演
的
宏
願
，
怎
料
換
來
了
老
師
的
評
語
：

﹃
你
為
人
沉
默
寡
言
，
個
性
孤
僻
，
不
擅
於
與
人
溝
通
，
娛
樂
圈
乃
大
染
缸
，

要
三
思
而
後
行
。﹄
他
要
我
打
消
念
頭
。﹂

少
年
大
力
沒
有
被
打
沉
，
他
視
之
為
動
力
，
在
倉
務
員
工
作
之
餘
不
斷
看
書

進
修
，
每
星
期
都
向
無
綫
亞
視
投
下
求
職
信
，
表
明
要
當
副
導
演
，
皇
天
不
負

有
心
人
，
結
果
獲
亞
視
製
作
經
理
鍾
景
輝
接
見
，
成
功
加
盟
。

﹁
前
輩
給
我
很
多
不
同
指
導
，
其
中
劉
翁
劉
志
榮
指
當
年
初
與
李
翰
祥
大
導
演
合
作
，

可
能
對
他
沒
有
信
心
，
要
他
演
一
個
悲
傷
的
表
情
，
再
而
要
他
背
着
鏡
頭
演
一
次
，
哈
！

劉
克
宣
愛
兒
當
然
交
足
功
課
，
做
了
一
場﹃
背
脊
喊﹄
，
嘩
！
就
這
一
個
鏡
頭
將
大
導
演

折
服
了
。﹂

李
力
持
在
電
視
台
工
作
遇
上
很
多
有
緣
人
，﹁
當
年
我
住
土
瓜
灣
山
谷
邨
，
星
仔
達
哥

全
住
在
附
近
，
劇
本
到
手
，
大
家
約
在
茶
餐
廳
見
面
吹
水
，
嘻
嘻
哈
哈
度
出
更
精
彩
的
鏡

頭
。
最
搞
笑
是
：﹃
喂
喂
喂
，
這G

ag

好
惹
笑
，
不
要
拍
不
要
拍
，
留
待
他
日
出
來
拍
電

影
之
時
再
拍
。﹄
但
，
又
怎
會
收
藏
，
一
定
一
五
一
十
的
拍
了
，
所
以
當
年
我
們
的
組
合

極
受
落
就
是
這
個
原
因
。﹂

大
力
並
非
如
老
師
所
指
不
懂
與
人
溝
通
，
他
與
演
員
的
溝
通
能
力
超
強
，﹁
我
在
片
場

不
懂
識
女
仔
，
但
我
時
常﹃
溝﹄
演
員
，
劉
嘉
玲
、
馬
敏
兒
、
藍
潔
瑛
等
，
我
會
為
他
們

重
寫
適
合
的
對
白
，
拍
攝
前
為
他
們
執
執
化
妝
和
頭
髮
，
演
員
見
導
演
如
此
細
心
對
待
，

自
然
演
得
特
別
落
力
。
當
年
萬
梓
良
演
︽
他
來
自
江
湖
︾
有
很
多
火
爆
場
面
，
都
是
我
們

精
心
度
出
來
的
，
大
家
合
作
非
常
愉
快
。
那
次
他
在
沙
田
拍
戲
，
竟
然
特
別
買
了
雞
粥
和

燒
乳
鴿
跑
到
電
視
城
送
給
我
吃
，
真
開
心
！﹂

那
麼
大
力
又
是
怎
樣
溝
通
周
星
馳
？
他
們
的
黃
金

組
合
如
何
開
始
？
二
零
零
一
年
︽
少
林
足
球
︾
後
再

沒
合
作
到
底
是
什
麼
原
因
？
東
莞
人
當
上
肇
慶
市
政

協
委
員
，
全
因
那
兒
有
個
有
趣
創
意
村
長
又
是
什
麼

底
蘊
？
為
什
麼
賀
歲
片
由
星
爺
執
導
的
︽
美
人
魚
︾

如
此
大
賣
？
如
果
︽
美
人
魚
︾
由
李
力
持
執
導
、
周

星
馳
主
演
票
房
會
更
勁
嗎
？
下
期
再
續
。

大力的電影路

「這裡叫百花村。」南安女子帶惠安女子到漳
州，路過一條不起眼的小路，她指着一排矮矮的
房子告訴我。那時，我們坐在一種叫板車的交通
工具上，天氣不冷不熱，板車就像人力車，只不
過不是用拉的，是一輛裝有木板作為客人座位的
三輪車，車伕就在我們坐板旁邊用力踩踏，板車
四面毫無遮掩，有風迎面吹拂，感覺挺涼快。這
個體驗異常新鮮，這村子的名字很特別，原來世
上真有百花村，以為是古代或武俠小說裡才有的
地方呢，於是牢牢記住了。
那是1993年，鼓起勇氣自己拎個行李箱，單身
一人到廈門大學學習。身為福建人，出生在海
外，根本不知福建歷史，在廈門大學聽說按年代
的順序，應該是先有漳州，然後才輪到家鄉惠安
的泉州。廈門名氣雖然響亮，海外遊子們大都知
道，但是後來才發展出來的。人在南洋長期以為
排名是廈泉漳，怎麼人到福建就變成漳泉廈了？
驚訝之餘，決定到漳州老城看看。交通頗不方便
的年代，我們一大清早先是搭公共汽車，沒空調
的，且無開車時間表，需待搭客坐滿才發車，老
舊的公車吃力地從廈門來到漳州，抵車站下來，
南安女子說我們坐板車吧。還未聽清楚交通工具
的名稱，她伸手一招呼，一部我不曾見過的板車
到眼前來了。
「百花村裡全是花。」南安女子客串導遊為我
介紹。經過時只見小路兩邊果然都是花，板車速

度雖慢，但也一個晃眼便過去，時光同樣晃一下
眼便過去，後來再到漳州百花村，已經是2015年
歲杪。
漳州的冬天天氣正好，和北方冬天大不一樣，
既不下雪也不落霜，從住宿的賓館大堂走出來，
空氣中蘊涵微微寒意，比涼快更冷些，恰到好處
的讓女人有機會穿上冬裝，作不同的打扮讓自己
和別人看着新鮮，又不必將自己包得像裹糭子那
樣臃腫，這樣的冬天受人歡迎。所謂的銀裝素
裹，茫茫大雪從天而降的雪花飄飄美景也就沒機
會出現在漳州。然而，這卻是適合鮮花瓜果生長
的氣候，於是漳州被稱為「花果之鄉」，抵達漳
州一看便曉得當之無愧，毫不過譽。幽雅的漳州
賓館被一個大花園包圍着，綠樹成蔭，鮮花盛
開，為開會忙碌地進出之間，正好是賞花之時，
來回之際叫計程車司機停在賓館園林外，徐徐漫
步，細細觀景，一邊感受漳州的冬天仍有百花綻
放的艷麗、溫暖和美好。
初次到漳州，南安女子已詳細說過，這「花果
之鄉」有三寶，一是「八寶印泥」，有「入水經
火永不褪色」的特點之外，被人稱頌的還有冬不
凝固、夏不吐油的優勢。另一寶是全世界著名可
治療多種腫痛病症的中藥「片仔癀」，以上兩
寶，無論任何時候到漳州，隨時隨地可以尋着。
另外一寶，是被古人形容為「凌波仙子」的水
仙。從花的名字聽不出有什麼特別，然而，倘若

季節不對或機緣不足，要見它一面還不容易。那
年路過百花村，只聽南安女子說，漳州的水仙要
在農曆正月的春節期間才開花。後來多次到漳
州，甚至三次都去了位於漳浦，以花卉奇、多、
艷聞名的東南花都，卻始終和「借水開花自一
奇，水沉為骨玉為肌」的水仙緣慳一面。然而，
「天下水仙數漳州」，人到漳州，不見水仙絕不
死心。
有一年五月在廈門，原籍龍海的朋友刻意安排

我到龍海市的浮宮鎮去採楊梅，龍海正是水仙花
的產地哩！開始進入夏天的龍海，滿山紅得發紫
的楊梅，一株水仙也不見。吃着大艷紅味美的楊
梅時，想起宋代平可正的詩歌「味方河朔葡萄
重，色比滬南荔枝深」，感覺楊梅的味道真太甜
美，可是，這裡可是水仙花的故鄉呀！略帶惆悵
地回來了。縱然眼不見水仙，當代詩人艾青詠歎
「不與百花爭艷，獨領淡泊幽香」的水仙，仍在
愛慕水仙的人心裡，開得正盛。
走向百花村的路，距離不算太遠，卻花了二十
年，這趟搭計程車過去，離開市區五公里路，不
必二十分鐘便抵達。據傳明朝永樂年間，宋代理
學家朱熹的後裔來這裡避禍，種花度日，發現氣
候適合，過後世代相傳，種花賣花。下車一眼望
去，家家戶戶門裡門外皆是花，一片五彩繽紛姹
紫嫣紅。每年有三分之一時間住在漳州的Z，愛
花如命，知我亦是花癡，曉得我人在漳州，非要
陪我一起來看花。
兩個南洋花癡面對那麼多種類的花，喜不自

勝。逛來逛去，由於隔日便要返家，沒法買花，
在花叢中漫遊，聞着花香，看着花開，快樂地像
遇到好朋友一樣喚着它們的名字：「康乃馨！聖

誕紅！風信子！茶花！三角梅！茉莉花！好香的
香水百合！這麼多品種的菊花！哎呀！你看這裡
有說明，原來這花叫仙客來，我們一直叫紫羅蘭
是叫錯了？那是八仙花，我在日本小說裡讀過。
快來快來，這裡有鬱金香呢，不必到荷蘭去看
了！你看，這是真的臘梅和真的梅花呢！」在馬
來西亞，春節期間，華人的梅花情意結促使很多
心念梅花其實沒真正看過梅花的人，對着圖片，
以手工製作梅花和臘梅，擺放在家裡增加春節氣
氛。緩慢的腳步在每一家店舖的花海中留連，不
同的花卉、不同的姿態、不同的香味，卻同樣都
很美麗。
一陣清香撲鼻來，還沒仔細看清楚，Z就說：

「哪！你在尋找的水仙花。」一家花店門口的桌
子上有茶壺、茶杯、紅棗和龍眼乾，還有一束綻
放的水仙花，隨隨便便地插在一個不是花瓶的玻
璃瓶裡，卻無損花的美貌。這花店的老闆未免太
會享受了，觀賞水仙，聞着花香喝茶，這樣喝的
茶也增添了水仙的香氣。老闆手上忙着修切水仙
的球莖，一邊親切地招呼：「來喝茶呀。」如果
不是因為陌生，真想坐下來喝茶看水仙，那就可
更深切感受一下巾幗不讓鬚眉的秋瑾歌詠的水仙
詩「瓣疑是玉盞，根是謫瑤台；嫩白應欺雪，清
香不讓梅」。
百花村中百花開，遊人旅客紛紛來，有人來買
花，有人來看花，欣賞不同韻味、不同風情的
花，聞着馥郁怡人的芬芳花香，沉醉花叢中，沐
浴花香裡，人人心情舒暢，而我比所有的人都多
一份喜悅，縱然遲了二十年，卻終於覓着我夢中
的水仙，因這一場相遇，冬日裡的百花村給了我
春天的美好溫馨。

百花村裡尋水仙

許
多
人
會
鍥
而
不
捨
地
追
逐
自
己
的

所
謂
目
標
，
旁
人
都
可
能
覺
得
他
們
已

擁
有
太
多
，
只
是
當
事
人
仍
感
不
足
。

有
些
億
萬
富
豪
為
貪
得
更
多
而
鋃
鐺
入

獄
；
有
資
優
生
因
成
績
未
達
頂
級
而
輕

生
；
有
業
主
為
求
細
屋
換
大
屋
而
捱
至
身
體

勞
損
；
有
幸
福
的
人
為
家
人
未
夠
百
分
百
體

貼
而
終
日
吵
鬧
…
…
這
些
隨
便
舉
出
的
常

見
例
子
只
是
冰
山
一
角
。
什
麼
樣
的
水
準
才

叫
足
夠
？
這
心
中
的
天
平
影
響
着
個
人
對
人

生
的
選
擇
，
也
改
變
了
個
人
的
幸
福
。

芬
蘭
有
一
條
長
六
分
多
鐘
的
心
靈
動
畫

︽T
he
Last

K
nit

︾
︵
最
後
的
編
織
︶
，

簡
單
的
內
容
讓
人
思
考
滿
足
這
問
題
。
畫
面

是
一
個
擅
長
編
織
的
女
士
，
坐
在
她
的
人
生

舞
台
上

︱
一
個
懸
崖
邊
着
手
編
織
一
條

頸
巾
。
每
當
她
覺
得
頸
巾
的
長
度
足
夠
時
，

伸
手
去
拿
剪
刀
要
剪
斷
毛
線
，
當
觸
及
另
一

個
冷
球
時
卻
捨
不
得
放
棄
，
不
期
然
地
繼
續

編
織
，
以
至
本
能
地
去
取
身
邊
一
個
又
一
個

的
冷
球
，
冷
落
了
可
以
讓
她
終
止
的
剪
刀
。
頸
巾
長
得

垂
下
了
懸
崖
，
重
得
把
拉
她
向
危
險
的
邊
緣
，
她
仍
未

察
覺
，
貪
婪
着
更
長
的
長
度
。
最
後
冷
球
耗
盡
，
她
已

無
法
停
止
那
編
織
的
動
作
，
竟
以
自
己
的
長
髮
繼
續
去

增
長
那
根
本
毋
須
要
的
長
度
，
在
她
墮
崖
的
一
刻
已
無

法
伸
手
取
剪
刀
，
當
她
掛
在
崖
邊
的
樹
椏
時
才
猛
然
醒

覺
，
一
手
編
織
了
奪
命
的
頸
巾
，
若
不
及
時
放
手
會
性

命
不
保
，
千
鈞
一
髮
之
時
她
咬
斷
和
頸
巾
交
織
在
一
起

的
頭
髮
，
得
以
爬
回
崖
上
。
撫
摸
着
那
一
直
放
在
椅
旁

的
剪
刀
，
嘆
息
自
己
一
直
忽
略
剪
斷
貪
慾
的
機
會
。

我
們
為
自
己
創
造
七
彩
繽
紛
的
人
生
，
雖
能
意
識
到

擁
有
已
經
不
少
，
但
常
貪
心
擁
有
更
多
，
未
懂
適
可
而

止
，
以
致
把
人
生
推
向
危
險
的
深
淵
，
緊
緊
纏
繞
自
己

的
是
親
手
編
織
的
絢
爛
和
捨
不
得
放
下
的
成
就
。
其

實
，
我
們
僅
需
要
一
條
長
度
足
以
繞
頸
保
暖
的
頸
巾
，

太
長
，
成
了
不
必
要
的
纏
累
。
不
同
的
人
生
階
段
，
我

們
各
自
固
執
着
擁
有
更
佳
的
成
就
，
原
來
懂
得
滿
足
和

捨
棄
才
能
享
受
輕
鬆
的
人
生
。

你要多長的頸巾﹖

百
家
廊

朵
拉

■李力持(左)和車淑梅合
影。 作者提供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小 臻

七嘴七嘴
八舌八舌

潘國森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車淑梅

淑梅淑梅
足跡足跡

狸美美

網人網人
網事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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